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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位荷兰汉学家和翻译家历经13年艰苦努力
合作完成的首部荷兰语全译本120回《红楼梦》日前
在荷兰正式出版。

译本共四卷，厚达2160页，译者是荷兰汉学家和翻译
家马苏菲、林恪和哥舒玺思，由雅典娜神庙出版社出版。

哥舒玺思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说，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更漫长、更艰难
的过程”。

最初，这三位汉学家和翻译家计划在大约8年内完

成这部中国经典巨著的翻译。但最终，出于对荷兰语译
本精益求精的态度，翻译工作历经13年才得以完成。

她说，荷兰语《红楼梦》的目标读者是普通荷兰民
众，希望荷兰读者能够沉浸在这部小说中，在那里他
们可以“结识迷人的人物，了解丰富的文化”。

谈及翻译《红楼梦》的缘由，哥舒玺思说，在与另
外两位译者的长期合作中，他们经常讨论翻译策略和
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这部小说是中
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缩影，没有比《红楼梦》更富有文

化内涵、更值得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了。”
荷兰著名学者亨克·普罗佩尔日前在当地主流报

纸《人民报》刊文说：“两周的时间里，我沉浸在一部
2000多页的小说中。”他说，《红楼梦》这部“引人入胜的
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易于理解，适合所有人阅读”。

目前，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已开始在荷兰各地
书店和网上书店销售。阿姆斯特丹学术文化中心计划
于12月初为该书的出版举办一场庆祝活动。

据新华社

荷兰出版首部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

文德皇后长孙氏是李世民最心爱的
一个女人，她一生受尽恩宠，就连死后也
受到了特别的待遇。据说，李世民曾专门
修建了一座高楼，那座楼正对着昭陵(文
德皇后的葬身之处)，他几乎每天都要登
上城楼望上一会儿，以缅怀长眠于营山
的文德皇后。

当然，长孙氏能够赢得“千古贤后”
之名，靠的不是妩媚之术和权谋之术，而
是以自己的才德征服了天下人。人们常
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
伟大的女人。而李世民背后的女人，就是
长孙皇后。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发
动了玄武门政变，当时大家生死未卜，十
分紧张，就连李世民本人也没有足够的
信心。这时，一个女人来到李世民的身
旁，她面带笑容，毫无惧色。这个女人就
是长孙氏，她一边安慰丈夫，一边给将士
打气。在长孙氏的鼓舞之下，将士们个个
神勇无比，如有天助，顺利地取得了玄武
门之变的胜利。

在李世民当上皇帝以前，长孙氏时常
给他出谋划策，并让她的哥哥长孙无忌辅
助他，但当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长孙氏
却不再对朝政发表任何看法。有一回，李
世民非要征询她的意见，长孙氏只好无奈
地说：“下蛋是母鸡的事，而打鸣是公鸡的
事，如果母鸡代替公鸡打鸣，那不天下大
乱吗？”长孙氏的意思十分明确，军国大事
是你们男人的事情，我一个妇道人家只管
相夫教子。后宫干政历来都是大忌，长孙
氏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雷区。

长孙氏不仅自己不干预朝政，而且
还抑制外戚干政。太宗多次要封长孙氏
的哥哥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相当于
宰相)，但均遭到她的强烈反对。长孙氏
认为，自己贵为皇后，家族已经十分荣耀
了，如果再让亲人担任要职，一定会遭到
他人的妒忌。于是，她再三阻止太宗授予

哥哥大权。但太宗认为长孙无忌文韬
武略，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没有听从
长孙皇后的建议。没想到长孙皇后
异常执著，她见说服不了太宗，就
给自己的哥哥做工作，让他主动
辞职。长孙氏的担忧并非没有
道理，长孙无忌最终的结局就
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长孙皇后从不干涉
朝政，但她并不是对所有的事

情都充耳不闻，事实上，她一直
在暗中保护朝中贤能。唐太宗并不
是一个脾气温良的人，盛怒之下，也
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来。这个时候，

长孙皇后就成了最好的安抚剂，她充
分地会发挥出自己的柔性力量。有一
次，李世民退朝回宫后，非常愤怒地说：

“我以后一定要找机会杀了那个乡巴
佬！”长孙皇后问道：“是谁惹陛下不开心
了？”太宗回答说：“还能有谁，魏征呗，他
经常在朝堂上顶撞我。”长孙皇后听后，
没有评价谁是谁非，而是做出了一个奇
怪的举动，她跑到房中，换了一件朝服，
然后跪在太宗面前，大呼“祝贺”。太宗感
到莫名其妙，问她有何喜事。长孙皇后不
慌不忙地说：“我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
直，如今魏征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的开
明，我怎能不祝贺呢！”

或许是天忌红颜，长孙皇后年仅三
十六岁就离开了人世。长孙氏病重其间，
曾有人提出大赦天下，度人入道，以此为
她祈福。古时候，很多人都相信做善事能
够积德增寿，但长孙皇后却坚决反对，她
说，如果做好事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何曾
做过一件恶事啊？自始自终，长孙皇后都
心系着国家，心系着天下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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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与石是骨肉至亲，只不
过到了婆家才改名换姓，成为
石族中的远房。硬离开石族之
后，就从一个实词变成虚词，只
能对石给予注释或者强调，如
同一个嫁出的女子，婆家与娘
家就把她一刀两切，谁偏谁正
从此一目了然。对石，硬只是比
它多了一个依附；对硬，石还是
它的骨血。

硬从石族中走出来，对石
这个娘家也开始划分远近亲
疏，将石细分成许多等级。或许
因为硬的无形，石在硬划分下
的等级才没有人在尘世的等级
划分那么浅显和直白，石头的
等级在尘世中虽然无影，其实
是更加森严。

旧 石 器旧 石 器

◎彭家河

石头硬到极致就是金刚石，比钢硬，
比金贵，可以摧毁任何一种别的石头，于
是又叫钻石、宝石，正因为它无坚不摧世
上稀有，自然无尚高贵无与伦比。因此，
钻石天然成为石族里的王。王族毕竟是
少数，更多的则是等级高下不一的各类
世族庶族以及平民。石头的等级，以硬度
来划分只是标准之一，在王者之下，石头
们还按些五花八门的标准又分成不同等
级。正因为硬不随流光销逝，因而它的等
级与世长存，也正因为硬无外形，所以石
头的等级划分也更加隐秘。

揭秘石头的等级和世相，其实就是
在石头中探寻柔软甚至悲苦的隐情。

在硬的划分下，钻石、玉石这些都早
已从石族中剥离，归入珠宝玉器一类，好
像与石没有了血缘。钻、玉、翡翠这些富
贵的名字，早已凌驾于石头之上，享受着
由硬生生地划分出来的优越等级。细细
想想，她们只不过算是嫁入豪门，其实还
是石头。

硬的评价标准由来已久而且从无更
改，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硬可以与岁
月抗衡，可以与腐蚀对峙。于是，人世的
许多托付都安放于石族，以求与石一样
恒久。然而，当钻石摆在了高高的案台，
成为富贵的象征，于是金钱开始在硬与
软之间作为媒介，进行着世俗的平衡和
交易。在硬面前，人其实是多么卑微和软
弱，有多少生命，只求一粒小小的硬石而
亡命天涯；有多少生命，只求遥远的刻石
勒功而血溅沙场；有多少生命，在一块无
法透视的石头面前竟面目全非……这一
切，全因为硬。硬就如此硬邦邦地把人们
厚裹的画皮剖开，硬就如此直接地把软
一一肢解。在硬面前，软只有坦白屈从或
者瓦解。硬，从来都是冷面无私，在硬面
前，只有更多的血腥、裸露和真相。

当然，硬也不是独行天地不食烟火，
而是与石相依相存，更多的时候硬还得
通过石器才得以表达。石头从毛坯成为
器物，其实就是硬划分的等级的一次表
现，是砧凿对硬的等级的一种确认。对硬
的验证，更多的时候就是看能否让石破
裂和对石塑造。石器，就是对硬中的软进
行瓦解的结果。

石器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我仍
深深怀念前人们给予石器的那些托付。
当然，我所说的石器，无非就是逐渐在乡
村消逝的那些石质器具和在城市偶尔出
现的一些石材雕塑，是那些必将在尘埃
中隐匿的陈旧物，正如我的那些必将在
岁月中远逝且不会有任何印记的平凡的
叔伯长辈。品味石器的人间万相，也就是
在石族的平民中游走。

那些旧石器在我亲眼所见并亲手所
用的时候，它们已经是算十分高级的新
石器了，与当年猿人们的打制或者磨制
根本无关。乡间的那些石磨、石碾、石碓、
石缸、石槽、石碑……便是石族的人间世
相，是乡邻们的生活物证，是乡村时光的
另类表达。当然，这些石器，自然是在硬
划分下的平民，如同使用这些石器的普
通劳动者。在城市，这些旧的石器也不在
少数，只不过，已经增加了更多的城市印
记，已经上升到艺术的高度，自然与那些
农具远远的拉开了距离。没有落差的，就
是铺垫在城市里的那些基脚石条或者小
巷的石板。但是，这些已经为数不多，更
多的已经被混凝土和钢筋取代。

对旧石器的念念不忘，无疑就是对不
再的乡情的眷恋，对石族的平民的怀念。

村里有不少石磨，有大磨小磨。大磨
通常是祖传的，直径有两米上下，磨扇压
在磨芯上，磨芯与磨盘连在一起，大磨常
安放在宽敞的屋子里，下面垫着几块大
石头，稳稳当当。推大磨的只能是牛或者
驴马，我们乡下只有牛，在农闲时节，家
家户户的婆婆妈妈们便围上围裙枷牛上
磨，在磨道里磨面。晒干的小麦倒在磨扇
上，尖尖的一堆，然后从磨孔间徐徐流到
两扇磨石之间的细槽，牛蹄走上几转，只
听得一阵细碎的破裂声从石缝间传出，
一粒粒麦子就变成灰白的微尘顺着磨沿
一路撒下来，在磨盘里围成一圈连绵起

伏的雪山。大磨一天可以磨上百斤面，可
以解决一家人几个月的面食。大磨磨面
时通常从早到晚，中午还得送饭，要一鼓
作气把上百斤面磨完，不然，一停歇，就
会人疲牛饥，再也提不起劲了。石磨中还
有一种比较小的磨，叫幺磨，磨扇只蒲扇
大小，这种磨
一般是放在灶
屋里，可以一
边磨豆浆一边
烧锅，三五十
转下来，一小
碗泡涨的黄豆
就变成了乳白
的豆浆，倒进
锅里熬个几十
分钟，然后在
锅里点几滴卤
水，转眼锅里
就浮起白嫩的
豆腐。大磨主
要是磨面，几
十上百斤的大
件，才用上大
磨，所以大磨
平时用得少，
一般都摆在露
天坝头，成为
儿童们玩耍的
地方。幺磨时
常用到，一年
四季磨豆腐，
初夏时磨嫩玉
米制玉米饼，
过年时磨米做
米豆腐、做汤
圆。在小小幺
磨的转动下，
不少味美可口
的农家食品就手工制成。

我家灶屋就有一扇小幺磨，我们小
时候，每天放学回来，都要一边烧锅煮饭
一边使劲推动那扇沉重的磨扇，许多时
候都是磨干玉米粒。小孩子想偷工减料，
大把大把地玉米粒往磨孔里塞，只听得
磨盘间啪啪直响，磨盘转眼就轻松了，可
是落在磨槽里的全是囫囵的玉米瓣，母
亲检验不合格，还得撮上来重新磨一遍，
这下就重多了。每天，我们几姊妹都要在
石磨边转得晕头转向才能去上学。我家
那个小幺磨自从村里安电后，就很少用
了，但仍摆在那里。我爹一直没有把那个
小石磨摔出去，是因为他听说，石磨的磨
芯就是一个太极图，能镇宅辟邪。我快十
年没有回老家了，那个小石磨一定还在
那里镇宅护院吧。

碾与磨一样，也是乡下常用的石器。
磨与碾不同的地方，其实从这两个字的遣
词就可以看出：折磨碾压，碾与磨的区别
在于，一个是在于磨一个是在于压。磨灭，
能磨成尘埃，直至灰飞烟灭。而压，只能压
碎。与磨盘一样，碾子也有一个大的碾盘，
碾盘一般直径在两米上下，上面立着一个
石质的碾滚，直径也有一米。碾滚上凿着
一排排横纹，这样，碾盘上的谷子就能一
轻一重被碾上，把谷壳压掉，而不至于把
谷子里的米压得太碎。碾子一般都很宠
大，只有牛才能拉动。碾滚上还装有一个
木架，把巨大的碾滚固定在碾盘上，一端
伸出一根长长的木棒，系上绳子套在牛的
肩头。枷在碾盘间的牛还要把双眼蒙上，
可能是怕它不停地转，也会发晕，同时还
可以防止它三心二意，东张西望，好一心
一意的拉碾前行。牛的脾气其实不犟，把
枷一安上，双眼一蒙，只吆喝一声，它就会
慢腾腾的走上半晌，在吱吱咿咿的声响
中，几大背谷子就碾好了。碾好的谷子只
需在风斗上一过，立刻吹糠见米。

碾与磨的转动，与一面时钟的运转
无异，都在简单的循环中让时日一点一
点向前，更像那些在宇宙中旋转的星球，
围着一个磨心，把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
人世间磨压成细碎的生活，一粒一粒落
下。碾与磨，这些尘世的星体，它们在自
己小小的宇宙转动，平衡着自己的世界，

与那些浩渺的星空一样有序而悠远。
井是村村必有的公益设施，缸则是

家家必备的私人财产。井是水的仓库，缸
是水的中转，家家户户把井水挑回家，陈
放在石缸里，煮饭淘菜洗脸泡豆必不可
少。我记忆犹新的是老家水井边的那个

大石缸，是全
村 人 淘 菜 用
的，由五块大
碑板砌成，碑
板向内的一侧
都工工整整地
刻写着碑文，
只是碑板是横
着安放的，只
有偏着头才能
认出那一行一
行的文字。乡
下 尽 是 些 文
盲，字正字斜
都不重要，更
何况这些碑文
也是局部，认
真看也看不出
个所以然，大
家反倒觉得那
些凹凸不平的
碑板尽沾些泥
垢，不好清洗。
只有那些勤劳
的 农 家 婆 媳
们，时常夸那
个石缸好，又
深又大，淘菜
淘 红 苕 都 方
便。想必缸壁
那些工工整整
的文字也随着
在石缸里面洗

濯的食物一道化为上好的营养，让村里
的后代们个个强壮健康并且皆识文墨。

碓窝一般都倒扣在屋角，平日里当
凳子，只有需要舂蒜泥或者米粉辣椒的
时候才用上。碓窝一般不大，最多舂半碗
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也拿到幺磨上磨
细，这点东西还不够填塞磨缝，所以这些
量少的物什，都用碓窝来舂。舂米或者蒜
泥时还有一根粗粗的碓窝棒，两端又粗
又圆，中间细，中间细颈部，正好双手握
紧着使劲往夹在两腿间的碓窝用力。舂
好的蒜泥和粉末，只能用一根小调羹慢
慢的舀出来。用木石撞击下的粉末做好
的食物，全是天然
的本
味。
在
早年
的乡
下，时
常会看到
一位皮皱牙
缺的老太婆在慢慢的舂米，
从那些微小的声响中，我们
就能看到一个媳妇是如何熬
成婆婆的。

石碑在乡间非常常见，并
让人敬畏。老家乡下有不少高
大的石碑，上面雕琢着不少
浮雕，还刻有不少文字。这些
记载着村里某位长者的生
平的石头也因而成为后辈
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些
普通的石料成为人皆敬仰
的重器，也全在于它承载
着人们的寄托，因而它的
身价倍增。当然，如果这
些石碑不是因为安放在
阴森的坟林，可能也会
成为儿童们的游乐场。
正因为它们静穆地立
在坟场，才免遭少年
们的荼毒，这也或者
会成为石碑的遗憾，
虽然地位有所上升，
但离尘世的烟火却

更远了。不能不说，石器接近高贵的过程，
也就是它们远离尘世走向孤独的过程。

这些旧时的石器，都是石族的一员，
如此散落民间，与那些硬而成钻的石头
们远隔天涯，仿佛一个身居京城，一个远
在陋巷。全因为有些硬，有些微软，它们
的命运从此迥然不同。这些看不见的微
软，就是石器注定的命运。

那些旧的石器与玉、钻早也陌路，而
且，还面临新一轮的颓败。村里村外的有
力男女全自愿或者逼迫离家进城，每天
接触的是比石还硬的金属和现实。在铁
器的时代，石器的命运清楚明了。显然，
这些与石器一样同命的乡下人，他们的
命运也同样清楚明了。进城的男男女女
在铁的折磨和碾压下苟且偷生，乡下的
旧石器自然只有冷落一旁。或许是因为
那些玉钻之外的石真是软的缘故，没有
多少地方需要那些原生的石材了，用火
烧制的瓷和水泥浇铸的砖在城乡横行，
石族的前景一片黯然。村里村外的主人
全外出打工了，那些大大小小的磨碾碓
们早已没了差事，它们杂乱的堆放在露
天的野外，与那些早年的碑碣一样，风吹
日晒，任凭世态炎凉对它们进行着持久
的羞辱，特别是那些深刻的文字，自然成
为攻击的首选。碑刻的文字在风雨中的
磨灭，却让那些想要不朽的愿望都一一
落空，并不得不成为讽喻的对象。年复一
年，这些农家的旧石器上依稀的世俗生
活早已随风远逝，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与
岁月共同蚀灭的只有石器本身……

这些旧石器上的文字和人间烟火一
层一层剥蚀之后，被时光再次剥蚀的只
有硬了。在岁月的冲刷下，石的硬终将致
软，终将逝去。

旧石器，映射着人间万相，
卜筮着我们的未来……


